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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资深中国问题专家李侃如（Ken Lieberthal）认为，建立新型的大国关系，是两国战略界都很重
视的对中美关系的新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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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球最大的发达国家和最大

的发展中国家都实现了领

导人换届，中美关系如何

顺利过渡备受各界关注。对美国而言，

过渡的关键是如何正视社会制度截然

不同的中国实力不断上升的现实，同时

使其不对既有体系提出重大挑战；对

于中国而言，过渡的关键是不落入过

去新兴大国势必挑战守成大国的窠臼，

导致后者的遏制围堵并最终爆发冲突。

建立新型的大国关系，是两国战

略界都很重视的对中美关系的新构想。

日前，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总统特别

助理、布鲁金斯学会约翰 •桑顿中国

中心主任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

接受财新《中国改革》记者的专访，向

记者解读了他对这一构想的看法。

为“新型大国关系”注
入新内容
网络安全、气候变化和朝鲜问题，

合作要比过去更加深入

财新《中国改革》记者：刚刚履新的中

国驻美大使崔天凯4月15日在接受财

新传媒专访时说，中美两国间的“新

型大国关系”，最重要的是应体现在

亚太地区的良性互动上。然而，自奥

巴马总统“亚洲再平衡”战略公布后，

中国国内有些人士对两国在亚太地区

的合作并不看好。你怎么看？亚太地

区良性互动该从哪里开始？

李侃如：奥巴马政府非常想和中国的

新一届领导人发展强大和积极的关系。

其实，这也不是一个新的想法。

2012年初，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

的习近平到访华盛顿。在此次访问中，

习近平在椭圆形办公室和奥巴马总统

举行了长时间的会谈，这是非常不寻常

的。美国做了很大的努力，开始和习近

平相互认识和了解。我们也极不寻常

地请他去了五角大楼。目前，双方都很

明确地表示要发展一种“新型大国关

系”，虽然现在还不清楚这种关系包括

什么，只是有了一个大致想法，却没有

具体细节。

因此，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要找到

我们应该做些什么，从而减少两国间

的互不信任。

我想，至少在公众层面，美国国

务卿克里近期到访北京是朝着这种新关

系又迈进了一步。他和中国在朝鲜问题

上举行了非常富有建设性的交谈。他说，

中国方面非常有想法，也很关心，并且

有意愿参与到解决朝鲜问题中来。我们

现在马上要派参谋长联席会议组成员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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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侃如解读中美关系
中国不是现存国际体系的修正者，而是补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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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进一步和北京接触。因此，在朝

鲜问题上，双方的合作已经开始了。美

中双方在朝鲜问题上的目标是一致的，

即和平与稳定，朝鲜需要去核化。克里

很明确，我们需要和中国一道努力。现

在的问题是怎么进一步深化这种合作。

在亚洲，目前最迫切的安全问题

是朝鲜。这是一个美中双方可以比过

去合作得更好的议题。

克里访华时的第二个重大议题，

是气候变化。中美双方在这个议题上

发表了一个非常有前瞻性的声明。两国

将组建一个工作小组，这也将是今年

夏天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S&ED）中

的一个独立部分。双方都接受科学研

究，我们也要在这个问题上更加有效

地合作。这非常重要。

美中要在网络安全上建立一个工

作小组，这个议题要在 S&ED上讨论。

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但又非常

重要。

这些议题都预示着美中关系正在

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网络安全、气候

变化和朝鲜问题，都说明未来几年美

中间的合作要比过去更加深入。

求解网络安全问题
在双方“共识”领域开展合作

财新《中国改革》记者：在网络安全方面，

即使双方都承认这个问题存在，但目

前似乎仅局限于口头上的争论，而并

没有实质性的进展。未来这个问题会

有多么困难？

李侃如：我想这会是非常困难的，因

为这个问题的本身就十分复杂。这是

国际事务中的一个新领域：目前还没

有在网络安全上有任何条款。事实上，

还没有一个固定的词汇来定义网络安

全。比如，拿“网络攻击”这个词来说，

网络攻击是什么？它包含哪些？如果你

问6个网络专家，他们会给你至少4个

不同的答案。这一现实，也反映出这个

问题的崭新程度。我们需要开始摸索

这个领域，从而达成某种共识。

我的感觉是，最终国际上会就网

络安全达成共识，但仅局限于某些特

定领域。对此，双方对彼此都有担心。

历史上任何政府都尽最大的努力去了解

其他政府在想什么，计划什么和做什么。

在这个问题上从来不会达成共识。

其次，美国政府不进入中国企业

的网络，从而窃取技术和商业计划，

并将此给美国企业，让美国企业更具

竞争力。我们的法律不允许我们这么做，

我也很自信我们从来不这么做。但是，

我并不确信我们从不进入中国公司的

网络。

我注意到，当美国政府突然宣布

要制裁某个从事非法行为的中国企业

时，我们也通知中国政府这个企业在

做什么，但中国政府却对此一无所知。

那这就证明，我们也通过网络手段知

晓这家被制裁企业的行动。

但是，美国通过网络进入公司系

统，不是因为要让美国企业更具竞争力，

而是其他原因。很难区分这是为了配

合调查窃取商业机密的行为，还是为了

自己企业提高竞争力。因此，这也很难

达成共识。

但在另一些领域，谈判是可能达

成共识的。比如，共同通过网络手段

来打击犯罪行为：儿童色情影片、金

融诈骗、洗钱和毒品交易等。我们都

在共同打击这些行为上有各自的利益存

在。因此，我们可以在这方面开展合作。

另外，我们可能在网络反恐问题

上合作。通过合作对非政府行为做出

回应。美中双方还需要对那些破坏核

心设施（如电网、水坝、交通系统等）

的行为开展合作。

财新《中国改革》记者：这是否也说明，

虽然网络安全问题由来已久，但我们

刚刚将这个问题拿到桌面上，这一问

题也将在未来成为一个难题？

李侃如：绝对是这样的。我们身处的

这个世界环境已经变了。互联网已经

存在了几十年，但是，全球通讯的演化

只在过去十年经历了根本性的改变。所

有的社会化网络媒体，都只有五六年

的历史，但是，现在它在各地都十分

普及。因此，这种变化是极为壮观的，

这个问题到了需要被重视的时候了。

“修正者”还是“补充者”？
若我们用“冷战”手段处理，则

会变得更加糟糕

财新《中国改革》记者：你刚才也提到

“新型大国关系”。即便中美双方都没

有公开地定义这种关系，但是，作为

一位中美问题专家，你觉得这种关系

应该包括哪些要素？

李侃如：是的，“新型大国关系”在目

前仍只是一个缺乏内容的口号：有一个

长期的抽象目标，但没有具体的议程内

容。中国方面倾向先构建出理论，然后

来提实际的问题；而美国的风格是先

解决问题，然后再构建概念。这是两

国领导层风格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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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我们应当同时接近这两个

层面，要对未来20年我们关系的本质

寻找出知识框架：什么应该是可行的，

以及为什么可行？如果你看美中两国在

全球范围内面临的挑战，是什么可以

让我们共享的利益最大化？在我看来，

其中包括气候变化，一系列的非传统

安全问题，还有更多的经济贸易问题，

等等。

双方合作会让我们做得更好，而

若我们用“冷战”手段处理，则会变得

更加糟糕。这些问题都需要一个知识

架构。这种知识架构的产物不是一本

书，而是要将一些细节弄清楚。在有

些时候我们也需要对一些互不信任的

议题采取主动。

财新《中国改革》记者：习近平在当选

国家主席后首访了俄罗斯，然后又去

了非洲，美国媒体各有解读。你觉得

习主席想要释放出什么信号？

李侃如：毫不令人惊讶，他想在国际事

务领域和大家交朋友。因此他和美国

官员交谈，比如财长雅各布 •卢（Jacob 

Lew）和克里国务卿；但他也对普京和

南非领导人说他们想听的话。他希望和

所有人建立良好的关系。我想他会花

一段时间来确定他的首要任务，并且开

始执行。

在中国，最高领导人掌管美中关系，

这是邓小平时期就开始的，到现在还

是如此。这在中国是一个非常特殊的

最高官员级别的议题。因此，我对他

说什么更加关注。

财新《中国改革》记者：去年这个时候

我采访你时，你说“中国不是一个激

进的修正主义者，而是现存国际体系

的参与者”。最近“金砖国家”要成

立一个金融机构，这是否意味着中国

有意图从现存国际体系中逐渐转移？

李侃如：我会在“修正主义”和“完全

参与到现有体系，并发展出新的体系”

间加以区分。

我并不认为中国想要忽视现有的

国际体系，或者改变现有体系。现有

的国际体系将继续符合中国的利益。

中国可能是现有体系的改革者。

我对中国在现存国际体系外发

展一些新的体系，并不感到意外。在

1998年，我们曾看到《清迈倡议》，类

似的不仅中国有，美国也有。我想这反

映出中国逐渐增强的能力，在操作领

域，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互动能力也

得以加强了。

我个人的感觉是，未来几年我们

可能会看到，“金砖国家”可能并不会

那么团结。为什么？因为它们的产业利

益并不那么相符。

现实是，在出口方面，“金砖国家”

互相为竞争对手，并且有着相似的国际

分工。因此，它们间的互相竞争远大

于相互弥补。这有点像美国和德国的

关系。我们在国际出口市场上的竞争

得很厉害。我认为，这会是“金砖国家”

关系演化中的一个因素。

长时间以来，中国自称是发展中

国家，这个还没有改变。它并不是现

存国际体系的修正者，而是补充者，它

并不会试图摧毁现存的体系。

财新《中国改革》记者：你怎么看北大

教授王缉思提出的中国应当“西进”

的提法？这个想法可行吗？

李侃如：我认为这个提法有些过于简

单。我无法想象中国会不关注东亚和

东南亚地区，而转向西边，这种情况

是不会发生的。中国在东亚和东南亚

的利益是巨大的。

因此，我个人最倾向于中国、美

国和印度认真地坐下来谈如何通过更

加有效的合作，在中亚和波斯湾地区

取得稳定与和平。我更倾向于此，事

实上我们也正在看到各方有这种想法

的迹象，但还没有具体化。

财新《中国改革》记者：北美地区正在

走向能源独立。这对世界上其他国家，

尤其是中国在中东和海湾地区的安全

方面有什么影响？

李侃如：美国将继续在安全层面有所

介入。但是，我们不会保证美国在过

去十年内所投入的资源。在中国的安

全利益方面，中国在这一地区有很大

的投资，但是，其安全是由美国和北

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来保障的。

你可以从阿富汗的例子中看到。

因此，随着美国和 NATO 在该地

区的安全投入降级到仅以反恐为目的，

这就给中国带来了问题，中国需要找到

如何在这种环境下作业的方式。这也

将不可避免地把中国拽入地区政治当

中。

这对中国来说，将具有巨大的安

全影响。未来几年，这个地区还有许

多未知数，包括伊朗问题。

我们还得记住，沙特和海湾国家

十分反对伊朗。这个地区的政治和安

全复杂性根深蒂固。我们可能创造出

好的结果，避免坏的结果，但得付出

巨大的代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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